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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族建构中的认同冲突与邻域效应
———以泰国马来族的族群整合困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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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泰国的国族建构进程中，大部分少数族群最终都接受了国家的整合政策，或多或少地拥抱了

“泰国性”，唯有马来穆斯林却始终未能完全接受对泰民族的认同。 通过比较泰国境内其他主要少数族群的

身份认同变迁与融入状况后发现，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了学界讨论较多

的经济不平等与强制同化引发的政治反弹等原因外，泰国官方对“泰国性”的定义引发的身份认同冲突，以及

邻国马来西亚带来的消极邻域效应也应被重视。 泰国性的定义过于狭窄且带有等级色彩，马来西亚对其跨

国同族的政治抗争抱持暧昧和摇摆的态度，这二者极大影响了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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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印象中文化同质性较强，始终以和平、友善、微笑为标签的泰国，实际却一直面临族群整合的

困境。 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接壤的边境三府，其主要人口为马来族，该群体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始终

未能有效地融入泰民族。 根据泰国“深南观察”（Ｄｅｅｐ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ｔｃｈ）数据，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２４ 年间，泰国南

部地区共发生暴力事件 ２２７３７ 起，共伤亡 ２１９０６５ 人，其中死亡 ７６３２ 人。① 这样的族群暴力与国族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困境缘何而来？
在表面上，泰国常常被看作一个由泰族组成的、信仰佛教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泰国官方和学界至今未能就泰国的族群②数量达成共识，不同的统计者认为泰国的少数族群数量在 ３０ 个、
５０ 余个或 ６０ 余个不等。③ 泰国境内的主要族群及人口比例大致如下：泰族（约占 ４０％）、④佬族（约占

３５％）、华族（约占 １０％）、马来族（约占 ３． ５％）、高棉族（约占 ２％），此外还有苗、瑶、桂、汶、克伦、掸等山地

族群。⑤ 泰国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学者认为泰国的少数族群语言多达 ６０ 余种，除汉藏语系

壮傣语支之外，汉藏语系其他语支，以及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苗瑶语系也均有分布；⑥在宗教上，除主要信

仰上座部佛教外，还有部分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锡克教以及万物有灵等原始信仰。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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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族群”对应英文中的“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指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级的，以语言、宗教、历史传统，或对
共同血缘的信念等因素为标准的族类共同体。 同时，本文使用“国族”对应英文中的“ｎａｔｉｏｎ”，专指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国
家民族”（ｓｔａｔｅ⁃ｎａｔｉｏｎ）；本文使用的“民族”，除非特别说明，也指与政治统治相联系的“国家民族”共同体，而非“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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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含不同族群的泰国国族，本文称之为“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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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族裔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语言还是文化角度来看，泰国都并非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
对于多族群国家来说，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族群整合是其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起，泰国精英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制订整合政策，意图让境内各少数族群都建立对泰国国家和泰民
族的认同。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国家不惜采取强制同化政策。 经过长时间努力，包括佬族、华族、高棉族在
内的大多数少数族群已经基本完成整合，成为泰民族的一部分，但生活在泰国南部的马来族穆斯林却始终
对泰国的国族建构予以抗拒。 马来穆斯林①主要居住的泰南三府于 １９０９ 年经《英暹条约》被正式划入泰国
领土，但他们却从未真正接受泰国的国族建构，其在 ２０ 世纪初就不断发起争取自治的运动，均遭到泰国政
府的驳回与镇压。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马来穆斯林中开始出现武装叛乱的分离运动，并成立了多个分离
主义组织。 虽然形势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一度趋于缓和，但 ２１ 世纪以来马来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结合
着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不断对泰国的国家安全和当地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是什么阻碍了马来穆斯林形成对泰国和泰民族的认同？ 为何马来穆斯林难以接受国家的族群整合努
力，直至引发暴力抵抗和分离主义运动？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首先将简要回顾泰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
佬族和华族等主要少数族群与国家的互动，并讨论“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强制同化政策引发反弹”等主
流解释。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从“泰国性”以及“邻域效应”的视角对已有理论予以补充。 简而言
之，泰国精英定义的泰民族（Ｔｈａｉ ｎａｔｉｏｎ）与泰国性（Ｔｈａｉｎｅｓｓ）相当狭窄，使得马来穆斯林的认同很难与之
兼容，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其接受整合的意愿；同时，邻域效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理论强调国族建构中国
界以外的影响因素，马来穆斯林与邻国马来西亚之间较为紧密的联系为其提供了对抗泰国国族建构的政
治和文化资源。 二者叠加，马来穆斯林始终难以拥抱泰国性，其与国家的摩擦也成为泰国国族建构的巨大
挑战。

一、泰国国族建构中的少数族群

　 　 如前所述，泰国境内生活着泰族、佬族、华族、马来族、高棉族等诸多族群，也包括苗、瑶、桂、汶、克
伦、掸等山地人群。 在少数族群中，人口最多的是佬族和华族。 本文将以二者为例，介绍泰国国族建构
中少数族群与国家的互动。

佬族②主要分布在泰国东北部的呵叻高原地区。 在 １９ 世纪后期，为了与法国殖民者争夺湄公河左
岸的控制权以及推进构建泰国主权国家，泰国官方极力维护泰族和佬族的共同性，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诸如在人口普查中将佬族归入泰族，从而导致对佬族人口的统计极为困难。 根据统计来源的不同，大致
可认为今佬族人口约在 １３００～１８００ 万人之间。③ 佬族是老挝的主体民族，与泰族存在一定的文化相似
性，双方均主要信仰上座部佛教，语言上也同属汉藏语系壮傣语支。 １７ 世纪末澜沧王国分崩离析后，大
批佬族人越过湄公河逃至今泰东北地区并在此定居。 最初，佬族首领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但随着英
法殖民者进入中南半岛，以拉玛五世为首的泰国精英开始以强势控制维护边疆地区主权。 泰国政府对
东北部地区采取集权式直接控制并建立官僚制度，同时开启一系列强制同化政策。 经过宗教改革、建立
现代教育系统、建设交通和通讯等措施，泰国政府逐渐将该地区与曼谷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早在 １９０４ 年的官方人口统计中，佬族人口就已经被涵盖在泰族的类别中，官方对此解释为“佬语和
泰语都是同一语族，只有在重音和某些词汇上存在差别……而且，佬族人将自身视作泰族”。④ 历经
１９３８ 年披汶取得政权后的国族主义浪潮，以及在二战后的强制泰语教育影响下，佬族族群认同逐渐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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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马来穆斯林”指代聚居于泰国南部边境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族。 也有部分学者偏好以“南部穆斯
林”“泰国马来人”等词汇对其加以称呼，但考虑到许多马来穆斯林不仅强调自己的宗教信仰，还特别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
本文选择用“马来穆斯林”一词加以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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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逐渐形成了“伊森泰人”或“东北人”（Ｋｈｏｎ Ｉｓａｎ）的地域认同。① 这并非说泰国的佬族完全失去了

自己族群认同，尤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中，伊森人的音乐、舞蹈、服饰等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复兴。 然而，在政治动员中，由于伊森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以及泰国中部主体人群对

其歧视性的刻板印象（落后、无知、酗酒等），伊森泰人更多展现出地域和阶级性的政治动员倾向，例如

在他信和英拉执政时期的政局动荡中，大量伊森民众成为红衫军的中坚力量。②

泰国境内的另一重要少数族裔华族③主要为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移民，明清时期他们大批来到泰

国谋生。 最初，这些来泰国生活、居留、定居的华人自称“暹华” （Ｓｉａｍｅｓ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世纪中期后，华
族与当地泰族通婚的情况日渐普遍，双方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当下泰国的华族人口数量难以精确统

计，一般认为在 ７００－１０００ 万人之间，约占泰国总人口的 １０％～１４％之间。④

在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华族经济已经在泰国大米业、制糖业、橡胶产业等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
且每年都将大量的资金汇回中国。⑤ １９１４ 年拉玛六世在报纸上将华族称为“东方犹太人”，并陆续通过

《驱逐出境条例》《强制教育条例》等法规，开始用高压政策将华族建构为泰民族的“他者”。⑥ 此后，华
族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受限、职业和企业内的族群比例受限，甚至华文教育的空间也被极大压缩。 但到

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当中国承诺取消双重国籍后，泰国政府也重新修订了《国籍法》，放宽了入籍限制，
大量华侨因此加入了泰国国籍。⑦ 此后，越来越多的华族政治认同逐渐转变，从心向中国到“落地生

根”，逐渐融入泰国社会。⑧ 在 １９７５ 年中泰建交后，泰国对华族的政策转向宽松，逐步取消了在政治、经
济和教育等领域的限制，华族不但基本获得了与泰族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与泰族通婚也越来越普

遍，族群界限逐渐模糊。
然而，泰国国内的马来穆斯林在族群整合过程中与国家的互动历程却大相径庭。 马来穆斯林主要

生活在泰国南部边境的北大年府（Ｐａｔｔａｎｉ）、⑨也拉府（Ｙａｌａ）、陶公府（Ｎａｒａｔｈｉｗａｔ）等地，人口约为 ２００ 万，
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 他们本属于北大年苏丹王国，于 １８３２ 年被泰国征服，并于 １９０９ 年经《英暹条

约》被正式划入泰国领土。 马来穆斯林社会中存在一套独具特色且迥异于泰国主流社会的运转体系。
以伊斯兰教为核心，他们创建了较为完备的政治结构、法律法规、教育体系、文化习俗和公共生活，并使

用马来语方言“亚威语”作为日常沟通语言。�I0 被纳入泰国后，北大年地区的马来穆斯林从未真正接受

泰国的统治，但其不断发起的自治运动均很快被镇压。 在追求政治自治无果之后，马来穆斯林自 ２０ 世

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武力方式寻求分离，并成立了多个分离运动组织。 这一运动至今仍未停歇，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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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生活在泰国的华裔群体，泰文中常用“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ｋｈｏｎ ｔｈａｉ ｃｈｅａ ｓａｉ ｊｉｎ）这一称呼进行
指代，并不区分华族血统的比例多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华族在泰国的融入程度之高。 本文选择用“华族”统称加入泰
国国籍的第一代华人及其在泰国出生的、具有全部或部分华人血统的后代。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Ｇｒｏｕ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６ ／ ．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０ 日；
顾长永、萧文轩：《边缘化或是整合：泰国的少数族群政治》，中国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５７ 页；

（泰国文化部文化信息中心：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ｈｔｔｐ： ／ ／ 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 ／ ａｌｂｕｍ ／ １９３７８５ ／ ．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

王竹敏：《２０ 世纪前叶泰国华商的投资与银行业》，《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２－１３３ 页。

Ｗａｓａｎａ Ｗｏｎｇｓｕｒａｗ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ｏｉｓｍ ｉｎ Ｋｉｎｇ Ｖａｊｉｒａｖｕｄｈ ’ ｓ Ａｎｔ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Ｄｉｏｇｅｎｅｓ，Ｖｏｌ． ６３，２０１６，Ｎｏ． １－２，ｐｐ． ４８－６２；黄瑞真：《拉玛六世的民族主义与排华思想及其影响》，《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许梅：《泰国华人政治生活的变迁》，《东南亚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
Ｃｕｒｔｉｓ Ｔｈｏｍ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３， １９９３，Ｎｏ． ４，ｐｐ． ３９７－

４０９．
府，泰国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中国的省。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２０ 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 Ｒｏｕｘ，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 ． ：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ｗｉ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ｓｉａｎ ｆｏｌｋｌ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５７，１９９８，
Ｎｏ． ２，ｐｐ． ２２３－２５５； Ｖｏｌ． ２９，２５６０，Ｎｏ． １，ｐｐ． １２７－１５９（阿萨里·玛
哈马：《马来穆斯林和泰国化进程》，《社会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７－１５９ 页）。



枪击、暗杀等行动频繁爆发，对泰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巨大困扰。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在马来西亚的协调下，泰国政府与南部最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之一国民革命阵线

（Ｂａｒｉｓ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ｓｉ Ｎａｓｉｏｎａｌ，简称 ＢＲ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会谈，试图就停火协议达成一项路线图。①

尽管如此，就过去二十余年的历史而言，现在认为危机已解决还为时尚早，毕竟冲突的根源在于泰国的

国族建构努力与马来穆斯林的族群整合危机。

二、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危机：经济、政治、身份认同

　 　 在国族建构的理论中，与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解释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②的理论类似，
“战争说”同样被用于分析国族建构，因为国际战争、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常常有利于形成“聚旗效

应”，进而促成民族主义思潮。 就这一点而言，泰国在 ２０ 世纪的东南亚属于少见的没有被殖民经历而

建国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国族建构的过程中缺少战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淬炼。③ 此外还有多种影响

国族建构的因素，例如国内不同族群的地理分布和聚居程度差别、④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⑤

特别族群被政治议程歧视和排斥引发的政治怨恨，⑥等等。
在分析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危机时，既有的主流研究通常有经济、政治、身份认同等理论视角，主要包

括：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族群分层；国家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引发的政治怨恨和反弹；以及马来穆

斯林与泰族在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方面不可调和的冲突等。
首先，许多学者都关注到了马来穆斯林令人担忧的经济状况，提出泰国的族群分层，即经济上的不

平等和不平衡是导致马来穆斯林难以转变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⑦ 毋庸讳言，泰国的社会结构中存在

比较明显的族群分层现象。 以泰南三府为例，北大年府、陶公府和也拉府的穆斯林人口分别占全府的

８７. ５７％、８２％和 ８１. ９５％，其城市化率分别为 １７. １５％、１９. ７５％和 ２９. ６２％，⑧均低于泰国全国城市化率

５４％。⑨ 泰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 年泰南三府的家庭平均月收入分别为 ２０６９１、１９１８１ 和 １７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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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报：《泰
国－ＢＲＮ 同意三项和平原则：致力减少暴力，征求人民意见，寻求政治出路》） ｈｔｔｐｓ： ／ ／ ｐｒａｃｈａｔａｉ． ｃｏ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１０７９７２．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国家建构（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在现实中与国族建构（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往往密不可分，毕竟想要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
国家治理，很难脱离民族归属感的培育；然而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在本文中，国家建构指建立韦伯式的国家，在固定
的领土空间中垄断暴力使用，并掌控政治、经济、社会的主权；而国族建构则指使用教育、语言、意识形态传播等不同的政
策手段建构统一的国族 ／ 民族认同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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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年政府办公室：《北大年府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发展计
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ａｔｔａｎｉ． ｇｏ． ｔｈ ／ ｆｉｌｅｓ ／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ｄｅｖｐｒｏ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０３８ｆ５ｅ８ｂ５ｅ４ｆｅ１１． ｐｄｆ．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 日；

， ２５６５（也拉府社区发展办公室：《也拉府 ２０２２ 年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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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铢，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７３５２ 泰铢。① 也就是说，马来穆斯林的族群边界与低收入阶层边界高度

重合。 理论上，族群分层容易激发马来穆斯林内部的族群感情和凝聚力，加深其与泰国主流社会的隔

阂；同时，主体族群对马来穆斯林“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也会进一步造成马来族抱团，更加降低泰族对

其接纳的意愿，最终导致族群边界更为清晰。
然而，族群分层与国族建构危机之间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此单一视角并不足以解释少数族群的分

离主义倾向。 如前所述，生活在泰国东北地区呵叻高原的佬族同样面临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族群

分层困境，却逐渐接受了国家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认同建构，即便受到泰国中部主流人群的歧视和排

挤，产生的也是地域和阶级属性为主导的政治动员，并未带来当地的族群冲突和国族建构危机。 与之相

反，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曼谷的华族和泰族在职业阶层分布中比例相差并不大———华族最高级 ２. ７％、中
上级 ４６. ５％、中下级 ２７. ５％、最低级 ２３. ３％；泰族最高级 ６. ２％、中上级 ５１. ３％、中下级 １２. ９％、最低级

２９. ６％②———在此情形下，当时的华族社会融入却并不成功，与泰国政府的关系也相对紧张。
其次，许多学者也用泰国政府对少数族群的强制同化政策解释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认为类似政

策导致了马来穆斯林的政治怨恨，以致泰南问题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武装分离运动。 尤其是 ２０ 世纪

八九十年代实行宽容同化政策后，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有所缓和的情况也增加了这一理论的可信

度。③ 彼时泰国政府开始承认马来穆斯林文化，并特别建立了南部边境地区行政中心（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ｒｅ，简称 ＳＢＰＡＣ）作为泰南穆斯林诸府中的最高行政机关，为马来穆斯林和

泰国官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在此情景下，部分马来穆斯林民众开始区分文化上的族群（马来族）与政治

上的民族（泰民族），并逐渐形成一种二元的复合认同。④

然而，这种视角的解释力仍然不足：一方面我们能看到，泰国的强制同化政策在大部分的其他少数

族群被整合融入泰民族的过程中基本达成了目标；另一方面，泰国政府对待马来穆斯林的宽容同化政策

也未能带来实质改变。 ２００１ 年，在穆斯林聚居的 ４４ 个县的行政长官中，只有 ７ 人是穆斯林；副级长官

３１８ 人中也只有 ７７ 人是穆斯林，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⑤ 与此同时，在泰南地区出现了族裔色彩鲜明的

马来穆斯林政治派系“瓦达” （Ｗａｄａｈ Ｆａｃｔｉｏｎ），并陆续发展出了祖国党（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ｂｈｕｍ Ｐａｒｔｙ）、国家党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ｈａｃｈａｔ Ｐａｒｔｙ）等区域性的族裔民族主义政党，为政治分离主义的再次崛起埋下了种子。
在政治和经济视角之外，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的因素也经常被学者提及。 如亨廷顿就认为在伊斯

兰世界中，忠诚和义务都是对于信仰而言的，民族国家并不重要；⑥不少学者指出由于马来穆斯林宗教、
语言和文化与泰国主体人群差异较大，很容易产生族群认同与区隔。⑦ 有学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泰南的

马来穆斯林具有一种“种族意识”，导致国家认同被削弱，对泰民族的认同难以建立；⑧在此情形下，即使

泰国政府已经在官方称谓中把“马来穆斯林”改称为“泰穆斯林”，马来穆斯林却并不跟随，依然固执地

自称为马来穆斯林。 也有学者认为是伊斯兰信仰使得马来穆斯林倾向于保守自闭，相比泰国，他们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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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伊斯兰世界的亲近感和关注度更高。① 也有学者提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马来穆斯林的宗教、族群

的身份认同已然混淆并杂糅在一起，加剧了形成泰民族认同的难度。②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马来穆斯林性” （Ｍａｌａｙ⁃Ｍｕｓｌｉｍｎｅｓｓ）与泰国的主体人群不兼容的视角而

言，却忽略了马来穆斯林所处的历史现实情境。 马来穆斯林并非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移民来到泰国。
按照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Ｗｉｌｌ Ｋｙｍｌｉｃｋａ）的理论，泰南三府的马来穆斯林应是典型的“少数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他们是一种在组织上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完整性、占有一定的领土或故土、享有

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跨世代的共同体” 、，不过原先自治的、领土集中的文化，被并入了更大的社

会，但他们仍然希望作为不同的社会与多数群体的文化并列，并且要求各种形式的自治。③ 按照金里卡

的理论，泰国政府不仅并未在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等方面给予马来穆斯林补偿，反而一再拒绝其关于政

治自治的诉求，这成为国家与少数民族冲突的主要原因。 并且，根据金里卡的理论，华族和佬族都与马

来穆斯林不同，前两者都应该被视作“少数族群”，即离开自己的民族共同体而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个人

和家庭移民，他们联合为一种松散的共同体，所寻求的主要是所在社会的接受（并保有一定文化权利），
而并不必然要求自治的政治权利。 这种差别也是解释马来穆斯林遭遇独特整合困境的原因之一。

此外，也有学者从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④国际恐怖主义运动的发展、⑤伊斯兰教近年来的回归与复

兴⑥等视角解释泰南马来穆斯林的整合难题。 本文同样认为在传统的经济和政治视角之外，身份认同

是重要的理解此问题的视角，但相比对马来穆斯林文化的剖析，理解“泰国性”的定义与发展至少同样

重要；此外，将民族国家内部政治与国际影响相联的邻域效应视角也应该被放置于更高的位置，才能更

有效地解释马来穆斯林在泰国的族群整合困境。

三、“泰国性”与马来穆斯林的认同冲突

　 　 当历史进入 ２０ 世纪，在整个东亚、东南亚与西方殖民者斗争的过程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思潮也席卷

而来。 虽然并未遭遇殖民，但面对新的世界观与岌岌可危的地缘政治形势，泰国政治精英也感到必须将

传统的“暹罗王国”变成新式的“泰民族国家”，将散落各地的拥有不同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人群纳入统

一的“泰民族”，凝聚人心以维护国家独立自主。 这也意味着，必须致力于建构起一种民众普遍接受的、
与民族国家相连的“泰”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并能够在此之下协调其内部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首要的任务在于定义何为“泰国性”。 泰裔美籍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Ｔｈｏｎｇｃｈａｉ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
指出，尽管泰国性“被假定为所有泰国人都知道的存在”，但没有人能清楚地阐释其内涵。⑦ 因此，我们

需要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官方表述中予以理解。 在拉玛五世统治的末期，丹隆亲王（Ｐｒｉｎｃｅ Ｄａｍｒｏｎｇ）把
泰国人的民族性格定义为“致力于民族自由，不尚暴力，善于平衡各种利益”，基于这些特质，不同种族

的人都能够通过向国王效忠、接受泰语而成为“暹罗人”。⑧ １９１０ 年拉玛六世即位后，创造出“民族、宗
教、国王”三位一体的立国原则。⑨ 忠于国王、信仰佛教成为定义泰国性的重要指标。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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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时，銮·披汶颂堪（Ｌｕａｎｇ Ｐｈｉｂｕｎｓｏｎｇｋｈｒａｍ）①对泰国国家的想象则是“在整个国界范围之内，一个由

说泰语的、忠诚、追求发展的佛教徒农民组成的同质化的国家”。② 相比拉玛六世以维护君主制为核心

的思路，披汶颂堪对泰国性的理解更具种族色彩，强调泰族的种族优越性。③ ２０１４ 年，陆军司令巴育·
占奥查（Ｐｒａｙｕｔ Ｃｈａｎ⁃ｏｃｈａ）政变上台之后发布了 １２ 条核心价值观，将泰国性与保皇主义、等级制度、牺
牲精神和热心公益奉献等愿景联系起来。④

实际上，尽管表述略有差异，但整体而言政治精英对泰国性的定义均以泰族为核心，并将忠于国王、
信仰佛教和使用泰语作为其核心特质。 历史学家马蒂·尼尔森（Ｍａｒｔｅ Ｎｉｌｓｅｎ）据此将泰国性的内涵总

结为“对国家、宗教和君主制三大支柱的忠诚”，并认为其植根于“上座部佛教伦理的道德美德和泰国传

统”。⑤ 尽管近三十年间出现了对泰国性的多元性呼吁，⑥但仍未能改变上述内涵的主流话语地位。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这种以泰族的单一文化体系为基准的“泰国性”为掌握政权和主导权的泰族精

英所设定，泰语语言、佛教信仰和对国王的忠诚被视作区分泰民族和他者的边界，且泰国官方为其赋予

了不容置喙的强硬态度。 正如泰国学者赛春·素达雅努叻（Ｓａｉｃｈｏｌ Ｓａｔｔａｙａｎｕｒａｋ）所称，泰国性是与泰民

族同时诞生的概念，是由政治精英创造的官方叙事，后来成为维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等级社会结构的

意识形态基础。⑦ 也就是说，尽管泰国性是一种话语建构，但无论各种解释在内涵上如何不同，各派都

必须宣称他们通过遵守泰国性而获取合法性，这是泰国政治思想中没有人敢违背的范式。⑧

显而易见，泰国性对于语言、宗教和政体的强制性要求与大多数泰国境内的少数族群的身份认同并

不兼容。 威尼差恭指出，“在族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他们位于泰国性的边缘地带，而且没有被很好地

接纳进泰国性的范围之内”；⑨这也体现出“在泰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语境中，泰国性常常宣示着一种

官方或支配性话语在对从属或边缘话语施加其特殊秩序时的合法性”。�I0 如此秩序下产生的“泰国性”
事实上暗含强烈的等级性和排他性，从而也为马来穆斯林与泰民族的身份认同冲突留下了隐患。

在语言方面，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日常使用名为“亚威（Ｊａｗｉ）”�I1的马来语方言，以阿拉伯字母书

写。�I2 在语言学上，作为马来语方言的亚威语属于南岛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与分属汉藏语系壮

傣语支的泰语差别很大，反而是与马来西亚境内的吉兰丹州方言较为接近。 在传统的宗教学校中，马来

穆斯林使用亚威语学习宗教经文，亚威语因此和伊斯兰教形成了紧密的捆绑关系，成为马来穆斯林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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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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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銮披汶，军校出身，曾作为民党（Ｋｈａｎａ Ｒａｔｓａｄｏｎ）创始成员参加 １９３２ 年革命，１９３４ 年担任陆军司令和国防
部长。 于 １９３９ 年和 １９４９ 年两度将国名由暹罗（Ｓｉａｍ）改为泰国（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克里斯·贝克、帕素·蓬派吉：《泰国史（第三版）》，第 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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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公共领域的建设完善，泰国社会中出现了自下而上解构泰国性

的思潮。 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强调南部和东北部等很晚才被纳入中央政府统治版图的地方传统，以及泰国境内人群来源
的多样性；人们也开始将泰国性用作商品推广，不仅泰国旅游局将其用于打造泰国形象以吸引外国游客，可口可乐、力士
香皂等品牌在进行推广时也会强调其泰国特色以至于部分消费者误认为它们是泰国本土商品。 参见 Ｃｒａｉｇ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Ｔｈａ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ｒａｉｇ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ｆｅｎｄｅｒｓ：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ｏｄａｙ，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２，ｐ． ３１．

（赛春·素达雅努叻：《銮威集塔干创造“泰民族”与“泰国性”的内涵变迁》，曼谷： 民意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１５－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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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５，ｐｐ． ４－３８；Ｓａｉｃｈｏｌ Ｓａｔｔａｙａｎｕｒａｋ，Ｔｈａｉ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ｉｎ Ｐａｖｉｎ Ｃｈａｃｈａｖａｌｐｏｎｇｐｕｎ （ｅｄ． ），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９，ｐｐ． ２４１－２５２．

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第 １６ 页。
同上，第 ２１２ 页。
同上，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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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但当北大年苏丹王国被并入泰国领土之后，亚威语在马来穆斯林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严峻挑

战。 泰国一直以来实行单一语言政策，仅承认泰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銮·披汶颂堪上台之后，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２ 年间陆续出台了 １２ 个用以规范国民行为的文化训令“叻塔尼永”（Ｒａｔｔｈａｎｉｙｏｍ），其中第 ９ 号

训令规定“正确使用泰语是公民的义务”。② １９４７ 年，马来穆斯林领袖之一哈吉·素隆（Ｈａｊｉ Ｓｕｌｏｎｇ）向
泰国政府提交希望实现泰南地区自治的“七点要求”，其中包括“将马来语和泰语一起设为国语”，但遭

到了披汶颂堪的拒绝。 马来穆斯林中的传统教育机构是私立的伊斯兰教宗教学校“波诺”（ｐｏｎｄｏｋ），以
马来语作为教学语言，主要教学科目是与伊斯兰教相关的宗教课程。 １９６４ 年，泰国政府规定所有注册

的波诺必须停止使用马来语教学，并且不再接受新的波诺注册。③ １９７８ 年，泰国政府发布了新的语言政

策五项原则，清晰地指出“泰语教学应带有强制性并及早推行”，“一切层次上都应把泰语教学看作是通

向全民族一体化的途径”。④

作为唯一官方语言，泰语在各个领域建立了绝对权威，很多机会只有在公民掌握了泰语之后才能获

得。 使用马来语教学的伊斯兰私立学校最高提供至中学教育，而后续的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均不再提

供马来语教学。 目前，泰国没有任何使用马来语的高等教育机构，唯有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的法塔尼大学⑤

提供与伊斯兰教相匹配的课程与活动，但这所大学的主要教学语言也是泰语。⑥ 也就是说，尽管泰国政

府并未禁止马来穆斯林继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亚威语，但由于特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甚至政治权利都

与泰语牢牢绑定，马来穆斯林必须额外习得泰语方能获得普通泰族人在教育、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权

利。 诚然，官方语言与族群边缘化之关系可能更为复杂，例如通晓马来语的印度裔和华裔仍然在马来西

亚被边缘化，但不适当的语言政策引发族群冲突，乃至国族建构危机的案例也相当常见。 语言霸权和统

治语言的“纯净”常常是权力斗争、国家和族群认同的焦点问题；⑦国家如果制订歧视性的语言政策刻意

压制少数族群语言教育和使用场景，后者文化自尊受挫后很可能产生对政治文化敌意的抵抗，而这种抵

抗常常会从最敏感的语言问题展开。⑧

在宗教信仰方面，马来穆斯林与“泰国性”也存在较大冲突。 早在 １４５７ 年，北大年王国就已皈依伊

斯兰教，伊斯兰教及其教义在几百年间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政治结构、法律法规、教育方式和公共生活，
早已成为马来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底色与指导原则，也使得马来穆斯林的族群身份和宗教身份高度重

合。 另一方面，佛教在泰国虽无国教之名，却有国教之实。 早在公元前 ３ 世纪，印度阿育王便已派人前

往中南半岛传教。 １３ 世纪素可泰王朝建立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佛教的影响力迅速遍及全境。
通常认为，目前泰国信仰佛教的人口高达 ９３. ５８％，⑨也就是说，在马来穆斯林之外，几乎所有的泰国国

民都信仰佛教，泰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有着深深的佛教烙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国特殊的历史与国情使得佛教被赋予了比其他宗教更高的政治地位。 在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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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ｈｎｉｃ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ａｉ⁃Ｍａｌａｙ Ｍｕｓｌｉ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ｎｇｋ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Ｖｏｌ． １３，
２０１７，Ｎｏ． １，ｐｐ． ３７－６８．

２４８３（文化训令：《关于泰国语言文字以及优秀公民的责任》，１９４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２０ 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洪力翔、冬瑛：《东南亚五国的教育语言政策》，《民族译丛》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
Ｆａｔｏｎ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旧称“也拉伊斯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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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学术月刊》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

（泰国国家统计局：《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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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１ 日。



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佛教在从古代暹罗过渡为现代泰王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不仅为泰国民族国

家认同提供了集体认同基础，还为泰国的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提供了合法性的来源。 由于世俗化程度有

限，佛教始终与主流叙事深度捆绑，佛教霸权也在泰国社会中若隐若现。 披汶颂堪便将佛教视为泰族同

一文化的基准，认为“国家与佛教不可分离。 宗教是民族文化和道德的柱石，确保了国家的长期繁荣与

稳定”；而马来穆斯林甚至一度被要求改宗佛教，以成为真正的“爱国者”。①

１９４１ 年时，披汶颂堪政府曾宣布将以泰国通行法律取代伊斯兰教法对马来穆斯林的婚姻和继承问

题进行裁决。② 这引发了马来穆斯林的极大不满，曾担任北大年府府尹的帕亚·拉塔纳帕迪（Ｐｈｒａｙａ
Ｒａｔｔａｎａｐｈａｋｄｉ）表示，“马来穆斯林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因为他们不被允许使用马来语和信仰伊斯兰

教。 他们被迫使用泰国名字、说泰语并遵循泰国传统。 （在马来穆斯林眼中）泰国政府的政策旨在将泰

国的马来穆斯林转变为泰国佛教徒”。③

１９４８ 年披汶颂堪二次执政后，为缓和双方矛盾，泰国政府也对此做出了调整，比如在南部三府和宋

卡府府中根据伊斯兰教习惯将星期五视作假日；在婚姻和继承方面继续遵守伊斯兰教法；在政府办公室

中可以穿着穆斯林服饰等。④ 但上述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宗教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佛教仍然在泰国

性中处于核心地位。 作为泰国立国三原则的“民族、宗教、国王”的“宗教”专指佛教，直到《１９９７ 年宪

法》才对“宗教”一词的定义进行了修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终于被囊括进来。⑤ 但佛教的

“事实国教”地位并没有被撼动，国王与总理必须是佛教徒，这一直是泰国的政治惯例，甚至通行的纪年

方式也是佛历纪年。⑥

宗教和政权的深度捆绑随之带来了政治忠诚的难题。 对于泰国来说，王权是泰国政治权威中的核

心。 泰国历史上一直是君主专制国家，由于未经受殖民，王室的威望并未如缅甸等国一样被殖民者摧

毁，因而有关王室神圣形象的主流叙事仍深植民众心中。 尽管在 １９３２ 年革命后，政治制度由君主专制

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后一度衰落，但整体而言，王权始终是泰国政治权力的核心。 特别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拉玛九世与军人团体达成合作之后，民众对于国王的政治效忠日渐与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合而为一，成
为凝聚泰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 与此同时，由于泰国始终未能真正实现世俗化，国王除了作为政治

领袖，还具有浓厚的宗教领袖的色彩。 数百年来，泰国国王与佛教之间已经建立了不可分割的紧密关

联。 王权与佛教互利互惠，国王自称是佛陀在人间的代理人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佛教也借此抬高

自身地位。 然而，对于马来穆斯林而言，当国家要求其成为沐浴王室恩泽的泰国公民，而最高政治权威

泰国国王是佛陀的化身，则意味着马来穆斯林需要对作为领袖的佛陀表示效忠，这无疑为马来穆斯林带

来巨大的不适感。
综上所述，泰国精英在定义泰国性时，将其内涵设计得相对狭隘，且边界又过于僵硬，它不但无法兼

容在语言、宗教和政治权威方面异质性较高的马来穆斯林，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双方在文化身份上

的不平等，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 在如此“泰国性”的定义中，泰族精英将马来穆斯林视作外族，马来

穆斯林也难以将自己视作泰民族的成员。 当国家基于泰国性推出强硬同化政策，政治怨恨就难免在身

份认同的裂痕中滋长，为马来穆斯林与国家的对峙和冲突埋下了伏笔。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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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邻域效应与泰国国族建构难题

　 　 在近年来的国族建构和族群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试图将国内冲突与国际因素相联系，
尤其是针对跨境族群议题，学者们提出邻域国家和跨境族群可能带来的难民聚集、①武装冲突越境、②干

涉内政和庇护同族③等方面的影响。 罗杰斯·布鲁贝克（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特别指出，外部族群连结及其

为该族群提供的支持，可以改变一国之内的国族政治动态；当外部连结的族群提供对跨境族群的支持与

保护时，该少数族群就能获得额外的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本，用以对抗民族国家内部加诸自身的国族建

构。④ 甚至，一国在国族建构上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国界之外的影响因素，即邻域效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对跨境族群而言，能否抵抗居住国的国族建构计划，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较强大

的外部同族国家。⑤ 韩恩泽进一步指出，考虑邻域效应时必须纳入邻国之间的国力比较与整体邻国关

系因素，因为二者都有可能显著影响一国的国族建构进程：整体而言，国力较强的国家更有可能干涉邻

国在边境地区的国族建构进程；在国力相当的情况下，若两国彼此关系呈敌对状态，则有可能在边境地

区出现武装对抗和军事化，若两国关系相对友好，则邻域效应会相对弱化。
在讨论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整合困境时，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马来穆斯林作为跨境族群的特

殊身份，以及其外部同族所在国马来西亚⑥在其中的角色。 历史上，泰南三府的马来穆斯林本与马来西

亚境内的吉达（Ｋｅｄａｈ）、吉兰丹（Ｋｅｌａｎｔａｎ）、玻璃（Ｐｅｒｌｉｓ）和登嘉楼（Ｔｅｒｅｎｇｇａｎｕ）州同属北大年苏丹王

国，经 １９０９ 年《英暹条约》才被人为划分在国界线两侧。 国界两侧的马来人世居于此，宗教信仰一致，
使用的语言相同，具有天然的亲缘纽带。

从泰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国力比较而言，二者相对平衡，谁也无法从政治经济上压倒对方。 国内生

产总值（ＧＤＰ）是衡量一国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回顾 １９６０ 年以来两国的情况可以发现，就国内生产总

值而言，泰国高于马来西亚，但在人均 ＧＤＰ 上马来西亚又更占优势（见图 １）。 两国在贫困人口比例、军
事开支、成人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发展指标上的表现也相差无几（见表 １）。 因此，边境地区的泰南马

来穆斯林整合困境，必须回归两国关系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求答案。
图 １　 泰国、马来西亚的 ＧＤＰ 与人均 ＧＤＰ（以现价美元计算）⑦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ｙｒｏｎ Ｗｅｉｎｅｒ，Ｂａ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Ｂａ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ｓ：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Ｆｌｏｗ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 ２１，１９９６，Ｎｏ． １，ｐ． ２６．

Ｓｕｄａ Ｐｅｒｅｒａ，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ｉ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３，２０１３，Ｎｏ． ５，ｐｐ． ５６９－５８８．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Ｍ． Ｌｅ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Ｈｏｗ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Ｗｅ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７２，２０１８，Ｎｏ． ２，ｐｐ． ２８３－３１５．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ｆｒａｍ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 ４－５．

韩恩泽：《强邻在侧：中泰边区博弈下缅甸的国家命运》，林纹沛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４１ 页。
英国殖民期间称该地为英属马来亚。 １９５７ 年宣告成立马来亚联邦（Ｍａｌａｙａｎ Ｕｎｉｏｎ），后于 １９６３ 年与沙巴、砂拉越

和新加坡（于 １９６５ 年退出）重组为马来西亚（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为保持行文的一致性，本文统一用马来西亚称呼各阶段政权。
数据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４ 日。



表 １　 泰国、马来西亚在特定项目的发展指标数据①

泰国 马来西亚

人口数量（万人） ７１８０. １２７９（２０２３ 年） ３４３０. ８５２５（２０２３ 年）
以国家贫困线衡量的贫困人口比例（％） ６. ２（２０２１ 年） ６. ３（２０２１ 年）

军事开支（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１. ２（２０２２ 年） １. ０（２０２２ 年）
成人识字率（％） ９４（２０２２ 年） ９５. ７２（２０２１ 年）
婴儿死亡率（％） ０. ８（２０２２ 年） ０. ８（２０２２ 年）

早在 １９５７ 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时，“马来人至上”主义（Ｋｅｔｕａｎａｎ Ｍｅｌａｙｕ）就是其建国的核心准则

之一，１９６９ 年通过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正式确认了马来人在马来西亚的特殊地位，享有相较于华族

和印度族而言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 例如宪法在公共服务职位、奖学金、助学金及其他教育训练特权

或特别设施方面为马来人保留其认为合理的比例份额，企业在办理营业许可证或执照时，也需将一定的

份额保留给马来人。② 在此情形下，马来西亚作为主权国家为马来族带来的权利不仅为泰国境内的马

来穆斯林提供了要求自治，乃至独立的理论来源，更提供了一种“自治 ／独立就能改变自身境遇”的期待

与想象。 虽然较整体国力而言泰国与马来西亚之间较为接近，但若以微观视角观察，便会发现国境线两

端的马来穆斯林在实际生活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 ２０２２ 年，马来西亚的吉打、吉兰丹、玻璃和登嘉楼四

州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 ５９０２、３７６５、５２５６、７３１８ 美元；③同年，北大年、也拉和陶公府的国内人均生

产总值仅为 ２４７１、２９６３ 和 １８４２ 美元。④ 从马来穆斯林的视角来看，经济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自然会加大

其心理落差，增添几分对马来西亚的向往之情。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的确对泰国的马来穆斯林予以政治支持。 活跃于马来西亚北部的反对党马

来西亚伊斯兰党（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ｒｔｙ，简称 ＰＡＳ）成立于 １９５１ 年，该党是奉行马来民族主义的宗教政

党，其主要支持者来自马来西亚北部的吉兰丹、登嘉楼等州，成员多为原教旨主义穆斯林。 ＰＡＳ 经常公

开表达他们对泰国马来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希望他们能够获得独立或者并入马来西亚领土。⑤

需要说明的是，ＰＡＳ 虽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但其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时就在北部各州赢得选举；由于马

来西亚实行联邦制，因此该党不但在当地占据政治主导，也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在

１９５９ 年大选中，ＰＡＳ 在吉兰丹等北部州大获全胜，巫统⑥为了争取选票，开始与 ＰＡＳ 争相表达对泰国马

来穆斯林的关切。 马来西亚的双重国籍政策正是在这个时段出台，对泰国的马来穆斯林提供了巨大的

鼓舞。⑦ １９６１ 年，在 ＰＡＳ 的推动下，马来西亚通过一项鼓励泰南穆斯林迁居马来西亚的议案，该项政策

为后来历届马来西亚政府所继承，成千上万的泰南马来穆斯林据此移民到马来西亚的吉兰丹等州。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ＰＡＳ 党主席穆罕默德·阿萨里（Ｍｏｈｄ Ａｓｒｉ ｂｉｎ Ｍｕｄａ）担任马来西亚国土部长时，在马来西

亚靠近泰国边境的地区建立了土地分配社区，允许泰国的马来穆斯林前往定居，且定居三年后可获得马

来西亚国籍。⑧ 许多生活在吉兰丹和陶公府之间的马来穆斯林拥有双重国籍，对他们来说，马来西亚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泰国之外的选择。 对于普通的马来穆斯林民众来说，它既可以是一个工作地点，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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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额外收入；对于分离主义者而言，马来西亚更是一个潜在的避难场所，让他们的斗争有了退路。①

显而易见，马来西亚作为外部同族国对马来穆斯林的欢迎也会动摇他们对泰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相较而言，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态度较为克制，至少在官方表态中，马来西亚一直对泰国的主权和

领土完整表示尊重，泰马两国中央政府也一直保持了较为友好的双边关系。 １９５５ 年马来西亚最大政党

巫统主席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Ｔｕｎｋｕ 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在访问曼谷时表示，为回报泰国人对马来西亚

独立斗争的支持，马来西亚不会对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反抗运动提供援助。② 但事实上，马来西亚在对待

泰国境内马来穆斯林问题上的态度一直较为暧昧，并随着国内政治形式不断波动。 １９４８ 年，马来西亚

的部分左翼政治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也不得不逃亡泰国南部边境地区避难。 泰国政府对这些马

来西亚的政治反对派在边境地区的活动视若无睹、姑息纵容，这被视作泰国对马来穆斯林问题的牵制与

回击。 马来西亚政府也的确暗中与泰南马来穆斯林反抗集团保持联系，以作为钳制泰国的砝码。 例如，
也拉府巴登县的一名警察曾提到，当泰国警察在边境清剿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ＰＵＬＯ）成员时，该组织

成员经常逃入马来西亚境内，而马来西亚军队则禁止泰国警察入境追捕。③

种种迹象均表明，在泰国试图将马来穆斯林纳入泰民族时，马来穆斯林却仍然与国境线另一侧的马

来西亚同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暧昧态度、宗教政党的公开支持以及民众的

普遍同情共同巩固了他们对马来族穆斯林身份的留恋与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马来穆斯林不仅很难拥

抱与自身大相径庭的泰国性，而且在不断延续的分离主义运动中，他们也很难将作为族群和文化身份的

马来穆斯林认同和与追求自治和独立的政治认同区分开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与泰国华族之间的关系。 在 ２０ 世纪初期，很多移民至泰国的华族与中国

保持了密切联系。 抗日战争时期，披汶颂堪政府持亲日立场，对泰国的华族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持打压

政策，④很多政策在冷战初期甚至愈演愈烈。⑤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明确表示不再承认海外华侨

的双重国籍。 该政策是中国政府考虑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地区局势等多重因素后做出的综合决断，希望

有利于华侨在当地的发展。 此后，泰国修改了国籍法，放宽了入籍限制；并于 １９５６ 年颁布《公民权法

令》，允诺入籍的华人不再受《保留泰人职业法令》⑥限制，可以享受与泰人同等的公民权利，从事此前只

有泰族公民才能从事的职业，其在泰国出生的子女也可以自动获得泰国国籍等。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
９５％的华侨都加入了泰国国籍。⑦ １９８０ 年，中国颁布国籍法，进一步确认实行单一国籍制度。⑧ 中国政

府对待海外华人政策的变化有效改善了华侨在泰国的处境，加速了其有机融入泰国社会的进程，也对中

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今，泰国华族遍及各行各业，早已实现了从外侨经济到族群

经济的转变；华语逐渐从母语退居至第二外语，大部分华族子女选择入学公立学校；在进行政治参与时，
无论是候选人还是选民都很少以族群身份竞选，泰国政坛中也始终没有出现华族的族群政党。 华族已

经全面、深入地融入泰国社会，而这与新中国调整后的鼓励归化的政策息息相关。

五、结语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马来穆斯林问题业已成为泰国社会中的沉疴旧疾，它涉及的方面广泛且复

杂，很难从单一视角做出完备的解释。 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在梳理主流的解释理论后，提出以“泰国性”
引发的身份认同冲突和泰国—马来西亚国力对等情形下的邻域效应两种视角予以补充。 本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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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性”的定义过于狭窄且僵硬，不但难以包容想要保持自治权利和自身文化独特性的马来穆斯林，
其带有的等级色彩更是加剧了政治怨恨与身份认同冲突；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作为与泰南三府接壤的重

要邻国，虽然国力整体上与泰国旗鼓相当，但由于其对泰南地区的马来穆斯林维持了一种暧昧且摇摆的

政治支持，对该地区造成了负面的邻域效应，也使得泰国的国族建构在该地区难以成功。
泰国境内的马来穆斯林问题目前已经进入了一种难解的困境：极端派的马来穆斯林致力于伊斯兰

教复兴，希望从泰国分离实现独立建国；而大多数马来穆斯林民众已经对无休止的恐怖袭击感到疲倦，
开始尝试接受马来—泰国人这一复合认同，更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参与泰国政治、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但

受到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整体而言大部分马来穆斯林民众仍呈现出被动嵌入局面，想要他们真正接受

多元化认同，接纳泰民族身份仍需等待契机。 但无论如何，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泰国性”僵硬的准入

边界并非处理少数族群整合困境的有效途径，马来西亚的角色也需要引起泰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如此才

有可能在未来化解马来穆斯林的整合困境，真正实现有效的国族建构。
在当今世界，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泰国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紧密友邻和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分析其国族建构历程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泰国政治与社会至关重要。 ２０２５ 年是中泰建交 ５０ 周

年，开展相关研究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泰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更能助力我们拓宽视

野，把握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动态与趋势。 当然，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不止于对当地的历史知识进行发

掘、梳理和整合，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以邻为鉴，回应并关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族建构的重大议题，
为国族建构相关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略尽绵薄之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对照泰国国族建构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不但应当持续发展边疆少数族群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更应当

庆幸并努力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包容性。 唯有如此，当代不同的少数族群才有足够的空间和

动力对中华民族抱持深刻的归属感与坚定认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深刻认识到邻域效应的持续影响

力，在睦邻友好的语境中进一步明晰“跨境族群”的政治认同边界与义务，既保障少数族群的文化权利，
又充分建立起民族国家内部的跨地域、跨文化联结，在团结与发展中抵御和削弱负面的邻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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